
骑电动自行车匆匆忙
忙出去办事。在一个十字
路口，左转信号灯在闪黄
灯，我犹豫之间还是加速冲
了过去。谁知路面太宽，走
到一半红灯亮了。进退两

难，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前
进。就在这时，一辆正常行
驶的水泥罐车由东向西而
来。还好汽车速度不是很
快，我与它擦身而过，相差
几乎就是一秒钟的工夫。

回过神来，我才意识到
刚才有多危险。不敢想象，
如果……此时，有一种死里
逃生的庆幸，更有深深的反
省与自责。很多时候，我们

总是心怀侥幸：怎么可能发
生在我身上；应该不会这么
倒霉吧……殊不知，有时祸
福只在一瞬间，如果我们无
视规则，迟早会付出代价；如
果自己都不珍惜生命，那老
天也不会特别眷顾你。

越想越后怕，以后再也
不会抢信号灯了，无论事情
多么重要、多么紧急，都比
不过生命的可贵！

生活
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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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一下中秋月 趣味拍 鱼香肉丝

月月圆圆！团团圆圆！
今年中秋月亮是“十五的月亮
十五圆”，9月10日晚，我不由
自主地拿起相机，搭配各种道
具物品，拍摄一轮圆月，为中
秋佳节增添一番趣味。

自由飞翔

我是个食肉动物。
第一次吃鱼香肉丝是1995

年的8月底9月初。那年我刚刚
考上大学，妹妹已经在我之前考
到苏大了。父亲带着我先送妹
妹去开学，到苏大新校区时已经
是中午11点30分了。

于是，一行人在学校门口的
小店里吃午饭。那个时候，我可
是一顿能够吃两斤米饭的，
名副其实的饭桶。其他的菜
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个菜——
鱼香肉丝，一盘子上来，没几
下就被我一个人干掉了，父亲
见我喜欢吃就又要了一份，又
被我秒光。于是，父亲又要了
第三份，我毫不犹豫地就着一
大盆米饭继续干完！

鱼香肉丝，这个菜名我算
是牢牢记住了！

当年9月，我到南京报到
上学了。新生总是老实的，规
规矩矩吃了一个多月的食堂，
菜也是中规中矩。一个月后的
某天中午，我的高中同桌给我
来了一封信，他在江浦，于是在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揣着一
颗激动的心出发去了江浦！

几番倒车、不断问路，终于
我在他们学校食堂关门后找到
了可爱的同桌。该同学毫不犹
豫地把我带到了小炒部，毅然
决然地说：“兄弟，随便点、随便
吃！”我看着写在黑板上的菜
名，毫不犹豫地点了两份鱼香
肉丝，兄弟让再点几个菜，我
说：“就这个，行了。”然后，我就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把鱼香肉
丝和着饭吃下去了。

此时此刻我才知道，原来
苏州的鱼香肉丝是甜的，而南
京的鱼香肉丝是要辣死人的。

后来，在南京久了，在石鼓
路的火车头吃鱼香肉丝多了
后，才知道鱼香肉丝其实是川
菜。虽然各地叫法一致，但口
味却大相径庭。

再后来，工作后去了一次
四川，特地吃了正宗的鱼香肉
丝，又是另一种味道！

不过也许是先入为主吧，
我心目中的鱼香肉丝，永远是
苏州的味道……

陈晓锋

我在拍照的时候，这位
老人突然俏皮地拿了个茄
子，举在我的镜头前……

后怕

那年暮春，通信兵集
训，地点在安徽广德山区。
有一段课程，是野外夜间密
语通话训练。

所谓野外，就是要走山
路。漆黑的山间小径上，两
侧是齐腰高的草，中间则是
各种低矮的杂草。5人一
小组，班长叫我走在第一

个，他挨我排在第二个。我
两腿哆嗦，因为怕蛇。前两
次白天在野外训练时，我几
次看到荆棘里、茶树杈上盘
着的活蛇，样子都很凶。

走了一会儿，我停住
脚步，转身把班长拽到我
的身前。班长问我：“你个
新兵蛋子，为什么要躲在
我的背后？”“怕蛇！我从
小讨厌蛇。”班长再问我，
知不知道之前为什么要把
我排在头一个，我当然不
知道原因了。班长再次命

令我排在他的前面，并解释
了原因：一行人里，蛇大概
率不会咬伤第一个人。第
一个人惊动了它，当它受惊
之后昂头蓄势，第二个人走
近它才会遭殃。

我这才明白，老班长是
这样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
全留给新兵的。

邓永宏

班长

“潇湘一片芦花秋，雪
浪银涛无尽头。”九月，芦花
白了，随风飘舞。如果奶奶
还在，村边小河滩头也该是
这样的风景了。

奶奶的小屋旁边有一条
小河，小河滩头生长着一小
片芦苇。这丛芦苇是奶奶的
宝贝，她不允许孩子们去踩
踏，不允许他人随意采折。

春天来临，春雨沙沙，
芦芽从泥土中冒出，星星点
点。奶奶搬一簸箕草木灰，
走下河滩头，撒在芦苇根
部，给芦苇增肥。

快到端午了，河滩头上

的芦苇已长到一人多高，挨
挨挤挤、枝繁叶茂。奶奶慢
悠悠走下河滩，挑大的苇叶
摘下，回家把苇叶放在水中
浸泡，刷洗干净。然后十几
张一叠，两头对齐，捆成一
扎。每个儿子家送几扎，再
托人给附近的亲友家捎去
几扎，剩下的晾干挂墙上备
用。家族里的巧妇准备好
了糯米、红豆、花生等，用热
水烫软粽叶，包出了一个个
扎实饱满的粽子。粽子烧
熟后，解开丝线，轻轻剥开
粽叶，软糯洁白的粽子早飘
出独有的清香，飘进鼻中、
沁入心中，绵绵不绝……

深秋时节，秋风萧萧，
鸿雁南飞，雪白的芦花在蓝
天下摇曳。奶奶拿起镰刀，

走下河滩，把金黄色的芦苇
一根根割倒，然后捆好拖回
家当柴烧。

而今，河滩头的那丛苇
已不在。

苇的思念


